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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華光鬧蜻蜒觀

　　卻說華光天王捉得公主，來到離婁山洞中，點起燈燭，求公主成親，公主初不肯從，華光將老仙說宿緣事，說了一遍。公主只

得相依成親。朝朝飲酒，夜夜吹歌。忽一日，思想起母親，兩眼淚下。公主見丈夫下淚，上前問其緣故。華光曰：「今雖得公主成

了姻眷，奈我母親被龍瑞王拿去，至今尋覓不見。故欲別賢妻去尋母親，但恩情未久，不忍分別。欲思緩去，又恐母親受難日久，

心中憂恩，故有此淚。」公主曰；「美貌才郎朱顏少婦，尋母有期，夫妻日久。當去尋母，勿以妻子為念。不去，恐被天下人議

論。君今去，妾回母家候郎回，再行相會。」華光曰：「蒙賢妻指教，為夫的只得前去，你可小心。我今去遍遊天下，務要尋見母

親才回。「夫妻說罷，華光喚過手下，吩咐看守洞府，便送妻回轉鳳凰山去，自己離了洞門，變作一個凡人，各方去詢問母親消

息。

　　忽一日，聽見前面有一婦人，哭哭啼啼。華光自思曰：「我且前去看是我母親不是。」華光進前一看，那婆子卻不是母親，便

問曰：「你這婆子為甚的行來行去，如此悲哭？」那婦人曰：「我有一子，當日去山上砍柴，賣銀度活，供膳老身。不想此去有一

觀，名叫靖蜒觀，觀內有一道士，名叫落石大仙，若有人到他觀裡去，便要人施捨入他院中。有施捨的便罷，若沒有舍他之時，離

觀不到半山，天昏地暗，飛沙走石，將人害死。老身只有一個兒子，今早出去砍柴，到他廟前過，入廟中去吃水，被那落石大仙看

見了，說要問我兒子化緣。我兒子說我貧難，沒有施捨他，他就怒將起來，不知作何法，將我兒子害死了。老身止有此子，今被那

賊道害死，叫我怎生過活，老身自思不若去尋一個自盡，故此悲哭。」華光曰：「有此屈事，何不去告他？」婆子曰：「若告得

他，多時有人去告了。」華光曰：「為何告不得？」婆子曰：「他是個妖人，有神通的，官府亦奈何他不得，多懼怕他，為何去告

得他？」華光聽了歎曰：「莫說世間有此屈蜻蜒？」老婆子曰：「你亦不可去尋自盡。」遂取出白銀十兩給婆子曰：「這個給你拿

家去養老，我去到那觀中除了這妖道。」婆子曰：」多蒙客官救我老命，客官可千萬不要到那院中，恐被他害了。」華光曰：「你

可放心回去，我自有分曉。」婆子叩謝而別。華光即輕身自往蜻蜒觀中，直入法堂，見那落石大仙伽坐在禪床上。華光上前施禮，

那大仙亦下禪床答禮，落坐茶畢。落石大仙問曰：「客官何州何府？到此有何貴幹？」華光曰：」我乃是徽州府婺源縣蕭家莊蕭永

富長子，蕭一郎是也。久聞全真貴觀好景致，特來遊玩一會。」道人曰：「既是蕭長者家，貧道有失遠迎。」即吩咐道童，快辦齋

筵相待蕭大舍。二人敘談坐未久，齋至，道人即排下齋筵，與華光飲酒。至半酣，華光思曰：「我不免取出金磚，看他道行如何，

再作道理。」便假作酒醉，身上取出金磚放在桌上，打一打，又看一看，包起，道人見了，賊心頓起，對華光曰：「大舍今到敝

觀，望大舍舍些緣在我觀中。」華光曰：「言之有理，可取捨施簿過來我題。」道人即取出募緣簿付華光。華光接過簿來，故賣弄

筆法，寫：「徽州府婺源縣蕭家莊蕭一郎喜捨一」。那道人接過募緣簿一看，言曰：「大舍如何不寫舍幾多，只寫個一字何也，倒

要說個明白舍多少？」華光曰：「不消問明白。你待我好，一字上大有變更，變一萬也是一字；侍我不好，一分也是個一字，一釐

一毫一絲一忽也是個一字。」那道人聞言假作笑容曰：「只要大舍將方才取出來的那一塊金子，舍我罷了。」華光曰：「這一塊金

子，是我平生所愛的物，豈可舍了？」道人聽罷，收起出家心，放出殺人意，便曰：「大舍肯也要肯，不肯也要肯。」華光曰：

「舍在我，為何說出此話？」道人曰：「這個由不得你了。」華光聽了大怒，罵曰：「你是什麼出家人，就是個強盜了！」就將酒

席推倒，走出門外。道士大怒，口中念動咒語，只見飛沙走石，趕著華光就打。華光一見，指個化身與他打，自己卻走回觀裡去，

指出三昧真火，放起火來，燒著蜻蜒觀。

　　忽見兩個女人走將出來。華光問曰：「你這婦人為何在此觀中？」女子曰：「我們都是那道士拿來的。奴家是荊州人，姓陳名

叫惜惜。」那一個女子曰：「奴家是四川成都人，姓黃名百嬌。」華光聽了便曰：「我駕一朵祥雲，送你等回去你可向你家中說，

是我救你等回家。」二女叩謝。華光先駕雲送陳氏返家，又駕雲來送黃氏回去。黃氏曰：「奴家去不得，恐那道士隨後趕來，請天

王親送到我家，感恩非淺。」華光聽了，就送那黃百嬌回家不題。

　　卻言落石道人，知是華光來鬧蜻蜒觀，那兩個女子又被他救去，痛恨一場要害華光，又無門路，只得忍耐不表。

　　卻說成都府黃山嶽，自從女兒不見之後，終日煩惱悶坐堂中，忽小廝報曰「啟上長者，小娘子今日回來了。」長者出門一看，

果是女兒，父子相抱大哭。黃山嶽問曰：「我兒為何怪攝去，到哪裡？」百嬌曰，「女兒被蜻蜒觀妖道拿去。今日天曹華光天王放

火燒了蜻蜒觀，救了孩兒，今送兒回來的。」一家大喜，就令刻工雕了華光天王之像，起一廟字供養，朝參暮拜，以報救命之恩不

表。

　　再說落石大仙自從被華光燒了蜻蜒觀，無處安身。一日打聽得黃百嬌家立了華光之像，起廟字供養，欲報前仇，又欲去迷黃百

嬌。心生一計，自思不免變作華光去戲那黃百嬌。只說見你美貌，故送你歸家，務要成親，一則得黃百嬌之樂，二則報了華光之

仇，豈不美哉！想罷便行。當日百嬌自己悶坐，忽有一人叫「開門」。百嬌便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夜深時分叫我開門？」道士曰：

「我是華光，可速開門，與我進來便罷；若不開門，我就害你一家。」百嬌只得開門與假華光進來。百嬌拜謝前回救命之恩，假華

光曰：「自從那日救你回來，見你生得美貌，思來日久，無奈到此，要與小娘子成一對夫婦。」百嬌曰：「天王乃上界正神，不該

如此！」假華光曰：「你若不從，我就害你一家。」百嬌無奈，只得相從，顛鸞倒鳳成了親事，到雞鳴而去。囑百嬌曰：「賢妻小

心，我明夜來和你敘話。」不想次日早晨，長者問小童曰：「昨夜小娘子一夜似同人說話一般，你聽見否？」小童曰「我正要問長

者，不知小娘子昨夜和甚人說話？」長者大怒，命小童子叫小娘子出來。百嬌出來，山嶽怒曰：「賤人跪了！你昨夜和什麼說話？

莫非什麼醜事，你好好說來！」百嬌曰：「女兒沒有人說話，是我自己長歎。」長者怒曰：「你若不說個明白，就把你打死。」百

嬌見說要打，只得從實說了。曰：「不是別人，是華光他說見我美貌才救我回來，昨夜到我房中要與我成親。我不肯，他就要害死

我一家。以此我只得從他，」長者聽了大怒，就要去把廟燒燬了。百嬌曰：「父親且慢，雖說他是華光，恐怕不是他，是別個妖怪

假名而來，亦未可知。不如去到廟中燒起一爐香，禱告禱告，倘若是他，然後毀廟不遲。」長者曰：「說得也是。」

　　即至廟中將香焚起，禱告未畢，果見華光立在雲頭上問曰：「黃山嶽，你到我廟中禱告為何？」長者見了跪下曰：「我女兒前

日得天王救回，一家感戴，天王乃上界正神，為何昨夜到我女房中調戲吾女？為此懇告。」華光曰，「原來你有此不明之事。」即

向百嬌曰：「來迷你的並不是我，你休推我。」百嬌曰：「叫我亦難明，稱是天王。」華光曰：「也罷，我且問你，那人是什麼時

候來的，什麼時候去？」百嬌曰：「三更方來，雞鳴就去。今夜他必然來的。」華光曰：「今夜你走別處去睡，我在你房中等那妖

怪，今夜來將他拿住，與你一家看，方見明白。」長者大喜。華光是夜潛入百嬌臥房。落石大仙果然來叫：「賢妻快開房門！」華

光假作百嬌聲音應他，開了房門。大仙進了房中，正要上床，被華光捉住，叫起一家點燈來看，原來是一條白蛇。舉家大驚，便要

打死那白蛇。白蛇便哀求天王饒命。華光曰：「你如何敢變作我在此害人，壞我名聲？你今日投降我便罷。」大仙滿口應承。華光

曰：「你可仍現原形，纏在我的金槍上。」長者一家大小叩頭拜謝。華光即回轉離婁山，與鐵扇公主商議曰：「我到陽間，又收伏

一白蛇精，我今又要別賢妻，到各方去尋母親。」公主曰：「婆婆若是在陽間，你也該尋到了，莫非是死了？」華光曰：「死了在

何處尋？」公主曰：「人若死，都要到東嶽廟裡，你也可去查看，有婆婆沒有？」華光依言，別了公主，往東嶽廟那裡來，不知後

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華光鬧東嶽廟



　　卻說華光來到東嶽廟大門外，遇著草野三聖，三聖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華光曰：「吾乃華光是也。」三聖曰：「聞你不是好

人，東走西撞，無所不為，今來我東嶽廟則甚？」止住不肯放入。華光大怒曰：「你這三個匹夫，何敢出言傷我，」丟起金磚就打

那三聖。三聖連忙逃去，告與東嶽大帝得知。大帝大驚，問六曹曰：『此人名頭厲害，到我東嶽廟不知為何？」六曹曰：「必有緣

故，且以禮待他。」言未畢，華光已至，大帝迎接，坐下茶畢。大帝問曰：「天王貴步下降，有何見教？」華光曰：「輕造非為他

事，乃為尋母而來。」大帝曰：「令堂何名？」華光曰：「家母名叫吉芝陀聖母，又名蕭太婆。」大帝聞言，即問六曹，可有吉芝

陀聖母蕭太婆到來。六曹將薄書查看，回大帝曰：「只有蕭太婆到，沒有吉芝陀聖母來。」華光曰：「吉芝陀聖母就是蕭太婆，蕭

太婆就是吉芝陀聖母。」大帝曰：「是兩個。」華光曰：「總是一人。」大帝又說曰：「是兩個。」華光怒曰：「只是一個！」六

曹稟曰：「我這裡只是人死了，在這裡點名，卻是陰司收管。天王要問明白，可到陰司去一查。」華光聽了，就辭了大帝，往陰司

去尋取老母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華光鬧陰司

　　卻說華光手持金槍，來至陰司，看見一十八重地獄，又見金錢山、銀錢山破錢山、消錢山，又見金橋、銀橋、亂柴橋、奈河

橋。自思：金橋、銀橋我不過，亂柴橋也不是我過的，不如去過那奈何渡，看我母過此去沒有。華光見渡子來問曰：「你是何

人？」華光曰：「乃上界華光天王。我且問你，我的母親在此過渡沒有？」渡子曰：「我這所在來千去萬，何能知哪個是你母

親？」華光曰：「大名叫蕭太婆，小名叫吉芝陀聖母便是。」渡子曰：「蕭太婆在此啼哭而過，吉芝陀聖母這裡未曾見來。」華光

曰：「蕭太婆就是吉芝陀聖母。」渡子曰：「是二個人。」華光曰：「總是一個。」二人因此言相爭，華光大怒，丟起金磚便打。

渡子便走，大叫華光來鬧陰司。

　　渡子走去報閻王。閻王升殿正坐下，只見轉表官報曰：「華光來同陰司。」閻王問眾臣曰：「華光到此，不知為何？」判官

曰：「定有緣故，待他來時，以禮待之便了。」言未已，忽報華光到。閻王接入相見落坐，閻王曰：「久聞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日

光降，有何見諭！」華光曰：「不才到此別無他事，只為家母蕭太婆，又名吉芝陀聖母，被那龍瑞王拿去，不知下落，疑其死了，

來到貴殿，敢問家母曾到此否？」閻王轉問判官。判官曰：「簿書查看，只有個蕭太婆到，吉芝陀聖母未曾到。」閻王言曰：「只

有蕭太婆，沒有吉芝陀聖母。」華光曰：「總是一個。」閻王曰：「卻是二人。」華光大怒曰：「一個為何說兩個？」判官曰：

「他若不信，可令引魂使者至十傷門內，引與他自己認，便見明白。」閻王即令引魂動使者上殿，閻王曰：「天王如不信，可自去

一看，便見明白了。」華光乃同使者會見一婦人，華光便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婦人曰：「我是蕭太婆。」華光怒曰：「蕭太婆

是吾之母，吾豈不認得，你敢在此冒名。」那女子哭曰：「我正是蕭太婆，因為蕭長者四十無子，我每夜在後花園燒香求嗣，不想

被一個撲燈蛾來將燈火撲滅，現出本相，是吉芝陀聖母，將我吃了，把骨頭捽往深山。他變做我，在蕭家受了胎，才生天王。

　　我死在幽冥，枉屈無伸。」言罷大哭。華光曰：「原來亦是吾母，怎生是好？」母曰「你可看吾夫之面，上奏與閻王，賜吾投

胎，免得在十傷門內受苦。」華光曰：母親勿憂，待兒即奏閻王。」閻王曰：「領命。」華光拜謝與母分別。回轉陽間。閻王依言

將蕭太婆送至鄧尚書家中投胎不表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　　華光火燒東嶽廟

　　華光回轉陽世，心中自思曰：「可恨東嶽大帝，為何說我鬧天曹、鬧中界、鬧陰司，人皆道我鬧三界，不免去放火燒了東嶽

廟。」來到門下放火，只見火不發。華光抬頭一看，只見屋角上有條兩頭蛇吐出黃沙，故此火不發，華光心焦，丟起三角金磚便

打。打走了兩頭蛇。華光又欲放火，卻見喪門弔客哭殺神官兄弟二人，見華光要燒東嶽廟，兄弟二人自言曰：「似他這等可惡，無

人奈得他何。我與你兄弟兩個，不若抬那法寶紙棺材去，將他連哭三聲，哭死了他，即以棺材裝了，上界去見玉帝。一則討賞，二

則免他在中界作鬧。」二人商議已了，即見華光曰：「你不可太可惡。大帝與你有何仇，你要燒東嶽廟？」華光曰：「與你二人何

干？」二人曰：「依我說，你去了罷，若不肯去，我便哭死你。」華光曰：「你個人，哭得人死？我不信，你哭得死我嗎？」二人

聽了便連哭三聲。華光即死於地下。二人忙抬入棺木內，正欲抬去見玉帝。忽然遇見朝真山洪玉寺火炎王光佛來。二人正抬了棺木

行，王光佛問曰：「你兄弟二人扛的什麼人？上哪裡去？」喪門神曰：「詎耐華光要來燒東嶽廟，被我二人把他哭死了，抬去見玉

帝討賞。」光佛自思曰：「這畜生今番若不遇我，就了不得了。吾當救他一救。」光佛假言曰：「你兩個不曉得華光來頭。」二人

曰：「果然不知。」光佛曰：「華光原是玉帝的外甥，你抬去見玉帝，玉帝若怒，說你二人好大膽，你將寡人外甥亦把來哭死，傳

玉旨將你二人殺了。」那兄弟二人驚曰：「老師父你真是個好人，說得不錯，如今便待如何？」光佛乃思曰：「華光乃人之精，見

火便醒，不如哄他放一把火燒了棺木，與他走出便了。」光佛計定，對二人曰：「不如放把火燒死便了。」二人曰：「多得師父指

教。」光佛別了二人。二人曰：「若不是見這師父，我二人送個死路。」就放起火來，燒得那華光醒將起來，把金磚就打，打得兄

弟二人無走之處。華光整了衣服，去朝真山拜謝師父。那兄弟二人被打得頭破腦裂，大罵炎光禿驢害死人。大哭一場而去。

　　卻說炎光正坐之間，忽見華光至，參見拜畢。光佛曰：「弟子好沒分曉，你尋母如何不來問我，要下陰司？」華光曰：「弟子

一時心慌，未曉來問師父。今日幸遇見，敢問師父，我母今在何處？」炎光曰：「你母被龍瑞王抓在酆都城裡，日間銅鞭三千下，

夜間鐵棒不離身。」華光見說在酆都受苦，放聲大哭，辭了師父，回轉離婁山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華光三下酆都

　　卻說天王回來與鐵扇公主商議，要去酆都救母，公主曰：「如何去得？」華光曰：「吾變作天使，去見酆都王，言是玉帝差

來，把眾鬼押上天曹，就騙得出來。鐵扇公主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說罷，夫妻分別不表。

　　卻言酆都王正坐之間，有韓元帥、關元帥把守酆部門，忽報有大使至，酆都王請進。相見畢，問：「天使來此為何？」天使

曰：「今奉玉帝差遣，將酆都眾鬼押上天曹決罪。」酆都王見說，便問二元帥。二元帥曰：「既是天使，難辨真偽，待我把照魔鏡

來照一照。」那天使曰：「不消照。」二元帥曰：「恐其中有假。」持照妖鏡，華光便走至空中去。二元帥與酆都王曰：」這人母

是那聖母，當初被龍瑞王捉來，囚在此地，他今變作天使來取囚，我如何可不照？往年押囚，是清華宮太乙救苦天尊，若他變了他

來，險些被他騙去。」華光在空中聽見，便回轉與公主言曰：「我下酆都去，他疑心，將照妖鏡照出我本相。我即在半空聽說，我

若假作天尊，可被我騙了來。我如今要假作太乙天尊去，」公主曰：「既如此，你可快變天尊去。」夫妻二人商議好，華光即變作

太乙救苦天尊去到陰司二下酆都。

　　卻言酆都王正坐之間，忽報清華宮太乙救苦天尊到。酆都王接入坐定，問曰：「天尊到此，有何見諭。」假天尊曰：「來押鬼

怪上天曹。」二元帥曰：「要照照。前者有華光變作天使，到此來騙鬼怪母，故我這裡要加意緊防。」假天尊曰「你豈不認得我，

何必照得？」元帥曰：「此事不小。」言罷，提起鏡一照，華光又走了。在空中聽那二元帥與酆都王曰：「險些兒又中他的計。」

酆都王曰：「元帥何以知之？」二元帥曰：「若是真天尊下酆都，不是這樣來，他有九頭獅子推車，有十侍弟子相隨，身穿金鑾袈

裟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有九環錫杖，金缽盂，裝甘露水，與鬼怪吃，要玉明扇扇開酆都門，要個金睛獨眼鬼，照開光明，才得



進去。不然裡面黑暗，怎生進得去，今他這般來，我如何不照他！」華光又在雲端聽見。即回了離婁山與公主商曰：「我又被他照

出，說真天尊要有九頭獅子推車，十侍弟子相隨，金鑾袈裟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九環錫杖，金缽盂裝甘露水，玉明扇扇開酆都

門。要個金睛獨眼鬼照開光明，才得進去。叫我如何討這許多寶貝，想母難救了。」說罷大哭。公主曰：「不妨，奴家討得來。」

華光曰：「公主哪裡去討？」公主曰：「我有個妹子，在清華宮太乙救苦天尊那裡做玉女，我叫母親叫他來，若是玉明扇，用我鐵

扇。十侍弟子叫手下一變就是了。只要討九頭獅子推車，九環錫杖、金鑾袈裟、金缽盂、金睛獨眼鬼，好進酆都。」華光曰：「你

快叫令堂去叫令妹來，我這裡出榜招人，進入酆都。」卻有金睛獨眼鬼前來揭榜曰：「我當初與你令堂老夫人同囚在驅邪院，得天

王打破娑婆鏡，救我等走脫。我再不敢吃人。你老夫人不改前過，又要吃人，才有此事。今聞天王要入酆都救母，我有百眼並住九

十九個，只用一個眼，說我是金睛獨眼鬼。同天王入酆都，以救老夫人，報當日之恩。」華光大喜。九頭獅子用火漂將變，九環錫

杖用金槍變，金缽盂用金磚變，袈裟以火丹變，安排已定，前去三下酆都救母。

　　卻說酆都王正坐之間，忽報真天尊下酆都。酆都王忙出迎接，入到廳堂相見禮畢。天尊即同酆都王入到酆都門，用扇扇三下，

用九環錫杖頓三頓，酆都門開了，獨眼鬼入去，押出妖怪來。眾鬼怪出見，叫屈連天。天尊曰：「別鬼且收入去，只將吉芝陀聖母

押上天曹去。」獨眼鬼聽了，即將吉芝陀聖母押去了。天尊辭別了酆都王而去。酆都王問二元帥曰：「此何不將照妖鏡照照？」元

帥曰：「這是真的，也不敢照他。」王曰：「其中可疑。別鬼不提去，只押聖母去，莫非是假的嗎？且照照看以改疑惑。」元帥即

將鏡一照，原來又是華光變的，脫去了。二元帥即點乓追趕，奈趕不上。三人十分煩惱，即令人去打探。

　　卻說華光，三下酆都，救得母親出來，十分快悅。那吉芝陀聖母曰：「我兒救得我出來甚好，但我要皮娥吃。」華光問：「皮

娥是什麼，我不曉得。」母曰：「你不曉得，可去問千里眼、順風耳。」華光即去問二人，二人曰：「那皮娥是人，他又思量吃

人。」華光聽罷對母曰：「你在酆都受苦，孩兒用盡心計，救得你出來，為何又要吃人！此事不可為的。」母曰：「這就不孝，既

沒有皮娥我吃，要你救出我來做甚？」華光無奈，只推曰：「容兩日討與你吃。」華光即忙出榜招醫，若有醫得我老夫人不思量吃

人者，我當重謝不題。

　　卻言酆都王探知華光出榜招人醫他母親，欲使一人去害吉芝陀聖母。問誰敢前去？內有一人，乃是魔軍，向前稟曰：「某願

往，假裝醫人去揭榜，見得我能醫治，倘彼用我之時，於藥內放些毒藥，將他毒死便了。」酆都王大喜，即令他前去不表。

　　卻說華光聞報有人揭榜前來，心中大喜，請入相見畢。華光去請母曰：「有一醫人能醫母親不思吃皮娥。」母曰：「既有此醫

者，可來見我。」華光即同醫者進見。聖母曰：「此非醫者，他乃是酆都一個魔軍，他定來害我的。」華光大怒要殺他。魔軍曰：

「你不要殺我，我教你一個方子，他就不想吃人了。」華光曰：「你說來，我便赦你。」那人曰：「若要令堂不吃人，必須討得仙

桃給他吃，就不吃人了。」華光問曰：「哪裡有仙桃？」軍人曰：「只有王母金谷園中有仙桃，可巧今年正熟。天王若取得來與令

堂吃。就不思量吃人了，」華光聽罷，放了軍人。即吩咐公主侍奉母親。自思：「我去偷桃，除非變作猴猻去方可偷得。」思罷，

即變作花果山齊天大聖，來到王母娘娘金谷園中。原來園中有一小廝，在那裡看守，可巧守者睡著。華光便入了園，上了樹一看，

果然好一樹仙桃。連忙摘了五六個便走。小廝醒來一看，不見了五六個仙桃，卻是猴猻腳跡。忙報與王母得知，說「失去五六個仙

桃，細查滿地都是猴猻爪跡，莫非是齊天大聖偷去也未可知。」王母聽了，次日便去上表奏知玉帝曰：「今年我園中仙機正熟，未

摘獻陛下，今被花果山齊天大聖盜去數個，聽我主定奪。」玉帝見奏大怒，即傳旨宣孫悟空到殿。玉帝問曰：「仙桃乃三千年開

花，三千年結子，三千年成熟，才得此桃。朕尚未見面，卿怎敢偷去？」悟空曰：「半天下雨，不知來頭。臣自取經回來，已把一

切貪心丟了，何得有盜心，此實不是小臣，恐其中有詐，也未可知，」玉帝曰：「明是卿偷，腳跡尚在，豈可言他人？卿乃佛家弟

子，著令駕前指揮，送西天與如來處問罪。」眾臣奏曰：「臣等聞悟空今果皈依佛道，又是三藏弟子，顯無其事，惟恐其中有屈，

乞我主不必送他西天去，限他一月找尋。若有了盜者，免他之罪。若沒有，那時再送他西天去不遲。」玉帝准奏曰：「眾臣保卿，

且容卿去查下落回報。」

　　悟空謝恩出朝，回至花果山，與眾子孫奇都、羅猴、月孛等言曰：「不想有此屈事。不知哪個妖怪，變作我本相，去到金谷園

們了仙桃，王母去奏玉帝，說是我偷的。我說不是，玉帝不容分說，欲將我送至西天如來處問罪。幸得眾臣保住，限我一個月找尋

下落，方免我罪。一個月沒有下落，罪仍及於我。叫我往何方去訪得著個下落，好不可惱！」眾子孫曰：「大聖何不上南海去問觀

世音便知明白，不然怎麼去尋？」悟空聽了曰：「言之有理。」即打個觔鬥去到南海。

　　觀音老母正在紫竹林坐禪，忽見悟空來。老母曰：「悟空為了何事而來？」悟空曰：「只為金谷園中失了仙桃，不知是何妖怪

變我形跡去偷的。王母奏之玉帝說是我，玉帝即要送我上西天去問罪。多得同僚保本，限我一月要有下落，若是無下落，是我也是

我，不是我也是我，就要問罪。弟子無奈，特來叩求佛母，指示何人盜去的。」觀世音挪開慧眼一看，對大聖曰，「不是別人，乃

是鬧三界的華光偷去。」大聖曰：「他偷去作甚的？」觀音曰：「他三下酆都，救出吉芝陀聖母。那畜生又思吃人，華光無奈他

何，出榜招人醫治，乃是魔軍來說叫他要討仙桃與他吃，才不思吃人，華光因此變作你去偷仙桃。」大聖見說大怒，即拜別了觀

音，回至花果山，與眾子孫說知曰：「他既去偷桃連累我，我今就與你們殺到離婁山，將那賊捉了。」

　　即說大聖有一女，名叫月孛星。但見他生得目大腰寬，口闊手粗，腳長頭歪，腳聲似打雷。遇了不死亦七八。月孛星出來曰：

「我也要去。」眾人曰：「你生得這等丑，去了給華光等取笑。」月孛星曰：「我定要去捉華光。」眾人無親，只得和他同去。一

齊到離婁山，喊戰連天。卻言華光自從偷得仙桃與母親吃了，果不思量吃人，心中大悅。忽手下人報說花果山齊天大聖領兵殺來，

說天王不該變他去偷桃，累他受罪，要捉天王解上天曹。華光聞言大怒，即下山與悟空相見。悟空罵曰：「你偷仙桃，好變牛變馬

去偷，為何變老孫本相去，連累老孫。快下馬受縛，與我解上天庭便罷。」華光曰：「我討仙桃與你何干？就變你本相亦所不妨。

」悟空曰：「連累我，反說不妨！」便將如意棍向華光打去。華光亦丟起三角金磚，悟空口中一呼，出來無千無萬猴猻，拖住華

光，來搶金磚，華光大敗。悟空趕去。華光丟起火丹，火光連天。悟空不能抵敵，便敗到東洋大海去。那月孛星見父敗走了，便將

他的骷髏頭敲動，叫聲華光，華光即刻頭痛眼昏，走回山洞。那月孛星的骷髏十分利害，人被他叫名拷了，三日內自死。

　　卻說火炎王光佛知華光與悟空交戰，料華光戰他不過，必落月孛星之手，特來與他二人講和。來至大聖寨中，大聖接入禮畢，

光佛曰：「聞大聖今與小徒交戰，為因變尊相偷仙桃一事，是否？」悟空曰：「是他不該破壞我的名譽。」光佛曰：「果是他不

好，容貧僧帶來伏罪。今貧僧有一言，未卜大聖肯容納否？」悟空曰：「有何見教？」光佛曰：「小徒有犯尊顏，被令愛將骷髏拷

動，今將死矣。自古道：『好漢碰好漢。』望大聖饒他，貧僧與你二人說和，結為兄弟何如？」悟空曰：「蒙老師父說，無有不依

命的，奈玉帝要把我問罪，此事如何？」光佛曰：「若肯賣人情與我，天曹之事，我自去料理，不涉大聖一些。」大聖曰：「恐玉

帝不肯。」光佛曰：「華光是他外甥，加是我說去，無有不肯赦他之理。」悟空曰：「既如此！敢不從命。」即叫出月孛星吩咐

曰：「今有炎光老師說和；饒他罷。」月孛即將骷髏把來削去了，乃向炎光曰：「女兒已削去拷處，饒他命矣。」光佛拜謝而別，

來至離婁山，見華光說了前事。華光即同炎光前往悟空寨中相見，結為兄弟。大聖即命排宴款待，各自分別，悟空領兵回花果山。

光佛去奏玉帝赦了華光。兵戈寧息。華光吩咐手下人看守文殊院並千田國廟宇、離婁山，我去遍遊天下，逢災救災，逢難救難，不

日而歸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華光皈依佛道

　　卻說靈山世尊一日與眾羅漢說：「華光那畜生，當日他趕龍瑞王至我靈山，惱了我，被我把天眼收來，他問我取，我說要他來

皈依佛道才把還他，他說容他尋了母親，即刻就來，當日設誓，說他若尋見母親，不來皈依佛道，六根不得齊全。他今已救出母



親，功成已滿，尚不來皈依，只在中界蕩游，恐被外議，說佛家弟子不肯皈依佛道。你們眾弟子可去變作凡人，去作神仙戲術的把

戲，砍腳砍手，引他來看，他必要向你學此法，就哄他將腳砍下，與青獅子銜到靈山，與他趕來，我來勸他皈依佛道。」眾弟子領

命，辭別了世尊，變作凡人戲術，砍手變龍，砍腳化虎作把戲。

　　卻說華光正行之時，遠遠見前面有人作戲法，即近前看了，見做得妙，暗暗喝采，就問作把戲人曰：「你這法肯教人否？」其

人曰：「可。」華光曰：「我要向你學。」那伙人曰：」我們要須一百金才肯教人。」華光不知是詐，即取出百金，那伙人曰：

「你既有錢，我就教你，將你那腳與我砍下來。」華光曰：「砍下恐疼。」那些人曰：「從前師父說不痛。」華光就將左腳與他砍

下。果然不疼，華光又叫他再砍右腳，那伙人曰：「你自己也可砍得。」華光就自己將右腳砍下，果也不痛。只是安不住。華光

曰：「你教我安住。」那伙人曰：「這腳你砍壞了。」叫一聲青鬃獅子銜去。那青鬃獅子上前，將他右腳銜往靈山而去，華光一看

眾人現出本相，駕雲而去，乃驚慌歎曰：「中計了，原來他們是靈山弟子。」華光自思：「不免我踏了風火車，趕上靈山，去見如

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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